
副
刊

2025年1月28日 星期二

3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文
旅
频
道
·
妙
赏
专
栏

投稿邮箱
aa8465510684655106@@163163.com.com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 琪
美编：倪海连

下雪，尤其是漫天的鹅毛大雪，它
对很多人来说，是自然现象，是值得欢
欣鼓舞的自然嘉奖。但对于黑龙江人
来说，它是滚烫血液中的一滴，是藏匿
在骨子里的DNA。

作为黑龙江孩子，记不清第一次
摸到雪是几岁了，只记得当时很年幼，
年幼到大冬天没法出门。第一次感到
玩雪的快乐，大约三岁吧。我妈大概
也童心未泯，下课之后抓了一大堆雪，
回家放到我的粉色自行车车筐里，就
忙别的去了。妈妈进了门，圆圆的眼
镜上有着厚厚一层霜，她的手心里是
一团洁白无瑕的东西。这种洁白无瑕
的东西，人们称之为雪。我从那时敞
开全部的知觉，对眼前的白雪玩味不
已，直到它们消失成一滩水。

第一次看雪，我比南方的大学同
学早了十几年。后来在其他城市看
雪，好像都有一种神奇的召唤，是家乡
在告诉我，她想我了。离家以后，不管
哪个地方，下雪就是家乡对游子的呼
唤。

下雪了，就是DNA动了。
玩雪是东北孩子的自带技能。
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不能说

样样精通，但至少可以说样样都会。
最初在公园的一角打雪仗，那时候的
姥姥还很“高大”，有力的大手掌团出
一个个松散的雪球，全部精准落到我
的衣服上或是脚边。等我发起进攻的
时候，她就会躲到一棵大树身后，笑嘻
嘻地探头看我。我妈不愿意跟我打雪

仗，我俩经常在小区的广场上滚雪
球。这要赶上雪特别黏的时候，还要
有耐心，从玻璃球大的雪球开始滚起，
推着它在地上滚，让圆球的直径逐渐
扩大。滚动中，雪粒被连片拔地而起，
露出最原始的地砖。雪球有半个我那
么高，我坐在上边，脸蛋被冻得红扑扑
的，朝我妈的镜头比了个心。

冬天与弟弟在楼下堆雪人，是唯
一能让我俩和平相处的事情。要挑一
个雪量特别多的地方，把周围的雪都
往那儿堆，边堆边用手拍实。团一个
勉强圆润的雪球，放上边，用桂圆的核
当眼睛，再捡几个长短合适的树枝当
鼻子和手臂。还要在雪人脖子处围一
条围巾，增加整体的观感。当然，一定
要记得收回围巾，不然老妈肯定是要
批评的，毕竟谁家的围巾也不是海量
的，总不能天天丢吧。

松花江一到冬天，立刻美得让人
惊叹。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是后来
才出现的“节目”。我们那时有的是
玩耍的方式，跟冰滑梯一样好玩的滑
雪圈。只要雪足够大，斜坡随处就能
玩雪圈。在雪圈上坐好，自己蠕动几
下屁股，或者让身后的人推一把，雪
圈就飞速向前。耳边立刻刮来东北
凛冽又干净的风，双耳是必须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一切烦心事、闹心事，
只要你坐上雪圈，滑动起来后就会全
部忘却。

在冬天，兆麟公园是承载童年
快乐最多的去处了。幸福其实很简

单，不必说公园里的人工河滑冰如
何爽了，不必说从落满暴雪的假山
顺势滑动多么刺激了，单是那些美
轮美奂的冰灯就足以游目骋怀。近
年来，公园添了双道滑梯，约上一位
好友排队，挽着手同时滑下，感情是
会几何级增长的。十八九岁还在玩
滑梯的我们，和八九岁时玩滑梯的
我们，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我想，
只有雪能消融岁月的阻隔，让我们
拥有一样的快乐。

我保存着一张从雪坡滑下的照
片。照片上，我坐着垫板，刚从小雪坡
上边滑下来，乐得五官皱成一团，还露
出我的大门牙。特别轻松自然放肆的
笑容，和婴幼儿时代被玩具逗乐的脸
极为相似。

“下雪了，世界就剩下一半了。”苏
童的感悟十分精彩。但我经常觉得，
黑龙江下雪之后，世界就回到它最初
的状态了。雪在东北较南的地域，快
变成一个临时客串的称谓，落在地上
就迅速化没了。这几年哈尔滨大

“火”，来玩儿的南方游客一碰雪或者
冰就会变得异常兴奋，疯玩起来像不
知疲倦的小孩儿。

雪终究是会融化的，但每一个黑
龙江孩子的肩上都覆盖着这么一层
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雪，它们不会
化。它们会带着黑土的稻花香，伴着
工业齿轮的转动声，送我们走出这片
辽阔的平原，跟随我们，一直到天涯
海角。

家乡的雪
□金思言

我于二十世纪70年代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
个偏远山村，小学和初中都在条件艰苦、没有暖气的农村
学校度过。每到冬天，班里的男生便要轮流起早到校点炉
子。严寒的季节里，点炉子可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
因为炉子烧得好坏，就如同现在的居民供热好坏一样，直
接决定了这一天教室是否暖和，影响着老师的授课质量和
学生的学习质量，甚至还影响着全班人的情绪指数。那些
给班级带来温暖和舒适的“烧炉能手”，就仿佛是贡献突出
的功臣，自然会赢得大家的赞扬。而那些把炉子烧得半死
不活、恹恹欲灭，导致全班挨冻的同学，无疑会遭到大家的
一致嘲讽和指责，自己也会一整天闷闷不乐。

为了不负重任、免受责骂，第一次独自到校点炉子的
我，特地向父母和哥哥请教了诀窍。现在回想起来，主要
有三条。一是底火要旺。最初的“星星之火”一定要用易
燃物点得旺旺的。二是空间要够。底火和煤之间要留出
足够的燃烧空间，否则小火苗就会受压窒息而死。三是燃
料要精。最初几灶的煤一定要块小而精，这样底火才会越
烧越旺。我一边咀嚼消化着这三条“动作要领”，一边精心
准备着火柴、松树明子（沾有松树油的细小松木）等原材
料，仿佛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战士，心中既兴奋盼望又忐忑
不安。

翌日凌晨，天刚微亮，我便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学校奔
去。为了壮胆，还随手带上一根木棍。小山村逐渐从沉睡
中醒来，早起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光，升起了炊烟。村中
土路上布满了皑皑白雪，脚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不时惊起家犬的狂吠。更有甚者，还有几只狗冲出院子，
向我扑来。我用力挥舞着木棍，大声驱赶着，经过几次紧
张的对峙，终于有惊无险地走过了恶犬经常出没的危险地
带。来到学校旁边的小河时，那光滑的冰面借着夜色的掩
护，又让我摔了个四仰八叉。我像历经磨难的取经师徒一
般，带着残留的疼痛和惊吓来到教室。顾不上喘息，便按
照大人们传授的动作要领，小心翼翼地把松树明子、细木
柈、小煤块，从下至上一层层铺好，然后又用火柴把一张废
纸点燃塞进炉膛。松树明子身上的松树油经过漫长的沉
寂和等待，终于盼来了发光发热的良机，载歌载舞般欢叫
着，瞬间火苗蹿得老高。很快，那些细木柈、小煤块，都在
这巨大热情的感染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合唱。愈燃愈旺的
炉火逐渐汇聚成一团炽热而旺盛的火焰，点亮并烧热了昏
暗寒冷的教室，初升的太阳也照亮了整个天际，相互辉映
成一幅温馨的画面。在这个美丽的日出时刻，我终于可以
高兴地宣布，我的点炉子首战告捷。接着，我又开始洒水、
擦桌子，把教室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光大亮，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一推开门，迎接他们
的便是一股扑面热浪。大家围在烧得发烫的炉子边，摘下
帽子和手套，驱赶着东北地区特有的刺骨严寒。那些步
（骑）行十几里山路，浑身已经冻透，头上结满霜花的“冰花
男（女）孩”，更像饥饿的人遇到面包，久久不愿离去，有的
甚至还把鞋子脱下来，烤一烤冰凉的双脚。中午，路远不
能回家的同学把饭盒放到炉子上加热，随后又香喷喷地吃
起了“盒饭”。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大家带来了温暖和
快乐，我一早上的辛劳、惊恐还有摔跤后的疼痛，都抛到了
九霄云外，心中充满无比的欣喜和自豪。

经过反复锻炼，我和同学们的烧炉子技术日渐成熟，
甚至渐入佳境。教室炉子由砖砌式升级为散热量更大的
铁板式之后，我们又从家里带来土豆、地瓜、玉米豆、黄豆
等农村廉价的食材，利用早晨点炉子之机，制作最原始、最
淳朴的“铁板烧”。自己吃不完的“美食”，还留下来送给同
学们。有时，教室里一整天都飘散着烤土豆片和烤黄豆粒
的清香。一次，一位家境较好的同学“惊世骇俗”地从家里
拿来一块肉，我们早来的几位同学平生第一次吃着烤肉，
仿佛领略到辛弃疾笔下“八百里分麾下炙”的意境，那种从
未有过的解馋之感，简直终生难忘。

熊熊燃烧的炉火，在冬日严寒里温暖着山村学校那琅
琅的书声，照亮了一群山里娃艰苦的求学之路和求索之
梦，也带给我们少年时代快乐的记忆，更培养了我们敢挑
重任的勇气和担当。如今，农村学校的校舍也都安装了暖
气，孩子们再也不用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吼着大狗起早到
校点炉子了。我为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感到快乐，也为几十
年前那伴着朝阳一同升起的教室炉火感到无限欣慰。

教室里的炉火
□刘世凯

老屋，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时间越久，老屋的
一草一木，记忆愈发清晰。屋中总有一个熟悉的身
影，穿梭其中。

那一年您二十出头，被分到乡下教书，我猜您
定是认真的模样，您总说：“我教的班级，成绩总是
排在前面的。”可能是因教学的缘由，您的嗓音一直
很大，有时突然的一声就像二踢脚冲天一般，但这
声音听久了也就习惯了，反倒听不见时，总感到缺
少了点什么。

后来您随爸爸来到镇里，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
台，这在您的心里或许是永久的遗憾吧。但是，您
总说：“没啥。”

再后来，也就是打我记事起，我的家里总是热
闹的，总是有很多哥哥姐姐和我玩。您说：“咱家在
招住宿生。”从那时起，我们一大家子同在一个屋檐
下。这一住就是十几年。

老屋有一个正房，五间屋子里摆放着上下铺，有
点像现在的学校宿舍。老屋还有一个厢房，厢房里
是一个朝西通长的长炕。厢房中住的是男生，正房
中住的是女生。每到开学的时候，您总是最忙的，招
呼着学生家长，穿梭在各个房间，和每一个孩子熟络
一番，我知道您是怕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家不适应，怕
孩子们想家。家里的大账小账，您都记在本子上，您
总说自己记性不好，怕忘。这一大家子的账，账本
已是厚厚的好几摞。从那时起，您开始给我们做
饭。长大后，我才知道您也是嫁给爸爸后，现学的
手艺，经过岁月的打磨，早已做出了香喷喷的菜肴，
可是曾经那个二十出头，不沾阳春水的您早已荡然
无存，成为了眼前这位在厨房与院子中忙碌的您。
门口的水井，您用得顺手，舀上一勺水，用力按两
下，甘甜的井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天还蒙蒙
亮，您就已经起来，推开门，扫院子、掏灰、生火，动作
一气呵成，然后又要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生活规
律了，日子也就过得快了。那时候的您总有一股子
的劲儿，好似永远也用不完。可是现在想想，那时，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有何不可，只是长大以后才慢慢
体会到，您柔弱的身躯上承担了太多的劳累。

隔上几周，您就会和爸爸给学生们开个小会，
总结一下大家最近的表现，还要强调让大家好好学
习。一到开会的时候，您俩的屋子中就挤满了人，
有坐着的、有倚靠在墙边站着的，屋内静悄悄的，只

有爸爸讲话的声音，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真是不
听话，但听话确实是件好事，许多哥哥姐姐都考上
了理想的学校，现在散落在了各大城市，梦想照进
了现实，读书改变了人生。后来我问您：“姐姐们一
茬一茬地走了，您难过吗？”您说：“孩子们都有了自
己的着落，挺好的。”

小时候的我体质差，隔三岔五就往医院跑，家
里离不开您，于是您两头跑，有时真的很气您的离
开，不久后您匆忙地拿着饭菜走到我的身旁，那时
的我好像和您耍了气，执拗着不吃。现在想来那时
的您一定是回家先给姐姐们做了饭，匆忙地买好
菜，又挂念我，匆忙安置好家，拎上饭菜，跨上那辆
老自行车朝着医院蹬来。那时的我真应该微笑地
去接过那碗饭，现在想来太不应该。但是我忘不掉
您捧着热乎乎的饭朝我走来时，颧骨高高地隆起，
凌乱的发丝遮挡了你的脸庞，却遮挡不住您那双清
澈如水的眼眸。

那一年我 13岁，您也到了中年，可能是太过操
劳，步伐没有原先轻快，嗓音也渐渐地弱了。我问爸
爸：“妈妈这是怎么了。”爸爸说：“妈妈生病了。”那时
的我以为只是感冒而已。直到暑假的一天，家里只
剩下我和您，您去院子好久，我开始高声呼喊您，走
出屋，转过正房，我看到您躺在了院子的正中，我奔
了过去，本能地呼喊着您，可是您没有反应，我用力
地摇晃着您，我不知该怎样把您叫醒，我拼命地呼喊
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可是没有人听到，后来您好像
听见了我的呼喊，您慢慢地醒了，那一次您真是把我
吓坏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您生了很重的病，于是
爸爸领你出了远门去治病。庆幸的是，病发现得及
时，您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许多，
嗓音又变大了，可是怎么听都是那么的悦耳。

时间过得可真快，这一晃已是您招住宿生的第
二十个年头了，这一行一干就是 20年。20年，倾尽
了您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热情，与无数个孩子的生
活交织在了一起，也谱写出属于您的独特的人生。
同在一个屋檐下，您没有抱怨，没有怨言，您把担子
担了下来。而今，您可以放下这担子了。老屋中那
个穿梭其中的身影放慢了脚步，关上了老屋的门。
转身时，我看到了您已苍白的头发，但是我依稀记
得那年，您二十几岁，面容姣好，站在井边朝着我微
笑，抱着我摘树上的红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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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这边》 版画 2011年 郭俊杰

当秋天的最后一片枯叶悠然落
下，当空中的最后一只候鸟没有了踪
迹，当西伯利亚冷空气夹挟着湿漉漉
的雪粒，一路南下，浩荡而来，“北国冰
城”哈尔滨便正式迎来了属于她的盛
典。“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场洁白
的冰雪盛宴，带着万众期待，敲锣打鼓
地拉开序幕。

冷风来袭，凛冬已至。松花江的
潺潺江水凝固冻结，晶莹剔透的寒冰
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繁忙
的采冰季，如期而至。短短半月，众多
冰雕城堡拔地而起，大型雪雕巍峨耸
立。当橘红色的落日温柔地照射在这
冰雪王国，雪花摩天轮和钻石一般闪
耀的冰雕构成了一幅纯洁美好的动人
画卷。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浪漫的
童话王国。

夜幕降临，灯火粲然。当索菲亚
教堂的灯光点亮，白雪覆盖的绿顶教
堂庄严肃穆地傲然挺立，巍峨中又带
有一丝梦幻，让人沉醉，使人眷恋。这
惹人喜爱的北国限定好风光，引得南
方游客不远万里，冒着严寒，前来观
赏。南方人总是向往皑皑白雪，那或
许是江南小桥流水人家对“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飞雪的
心心念念。北方人时常向往湛蓝大
海。那大抵是高山沃土寒风内陆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无瑕浪花的默
默期许。

然而，冬天只是这座充满魅力的
北方小城众多色彩中的一抹亮色，它
更像是一位穿着华丽外衣的公主，在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采。春天，热
闹的开江节期待你的光临，肥美的江
鱼等待你的品尝。淡粉色的樱花围着
索菲亚教堂随风摇曳，满城丁香散发
浓浓的醉人香气。夕阳将最后一抹橘
红狠狠地洒在江面，静静蔓延在人们
的眼眸，为繁忙的一天点缀一抹亮色。

夏天，大剧院前粉色的荷花和金
黄的向日葵如期绽放，用明亮的色彩
点缀了明媚的小城。中央大街道路两
旁的大树伸展着嫩绿的枝丫，为行人
编织一片阴凉。从美丽的俄式建筑里
飘扬来的动人心弦的小提琴声，荡漾
在整个街道。或许这时你可以手握一
根热气腾腾的特色烤肠，抑或是冰冰

凉凉奶味十足的马迭尔冰棍，将味觉
与听觉紧紧融合，将这份小确幸牢牢
地记在心房。

秋天，金黄的落叶为街道铺上松
软的金色地毯。人们真切地走进秋景
与俄式建筑搭配的油画里，寻找数不
尽的快乐。在凉意袭来的季节，品味
锅包肉的酸甜，感受杀猪菜的绵绵热
气。这里四季分明，闲适悠然，游走其
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丝丝温情。
免费的姜茶，冒着热气，氤氲着寒冷的
冰霜；街道上临时搭建的暖棚，将北国
寒气阻挡在外，将暖暖的温情注入心
间；爱心车队排着长龙，方便出行的游
客，省了时间，暖了人心，减去了游人
漫长的等待；加了糖的豆腐脑，让漫长
的南北甜咸之争落下帷幕，如果捧着
一颗真心，认可你的口味又如何；跨年
夜的免费地铁，机场里被轻拿轻放的
行李，全民一心渐变柔和的语调。哈
尔滨像一个突然被关注到的孩子，想
尽一切办法展现自己，将一颗炽热真
诚的心，赤裸裸地抛出来。这座憨厚
的小城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拿出
自己所有的热情，倾尽全力，招待远方
来客。哈尔滨是一座浪漫的小城，它
用它独有的浪漫，绚烂了整个冬天。
哈尔滨是一座温暖的小城，它用它独
有的用心，温暖了整个冬天。它满怀
赤诚，竭尽全力让冬天暖一点，再暖一
点。让游客从心尖暖到心底，让冰城的
温暖注入他们的心房，久久难以消散。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一座城市。
当远方来客，带着行囊，踏上归途，他
们在白雪上镌刻告别，欢喜，不舍，难
忘，感恩的情绪在他们的心房久久缭
绕，他们湿润的眼眶和道不尽的赞美
是哈尔滨用真心交出来的最好的答
卷，是这座小城不惧严寒，勤勤恳恳，
赤诚良善，坚守至今，最值得的回报。
严酷的气候，漫长的冬天，铸就了哈尔
滨人坚毅的性格，成就了哈尔滨人的
热情大方，爽朗耿直。

或许在这个冬天，在雪花飘洒的
日子，在烟花绽放的夜晚，我们会偶然
相遇在这座北方憨厚的小城，相视一
笑，温暖相拥，尽情享受冰雪世界的无
尽快乐，感受冰雪文化的诱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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